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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惧，不怕死，只想上战场，
打胜仗，多杀敌，立战功！”10月22日，
面对记者采访，91岁的老兵董武松回
忆起自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岁月
时，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
1949年，19岁的董武松参军入

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部
队刚刚发出号召大家主动报名抗美
援朝的消息，董武松就第一时间找
到组织，跪地请战。
“领导不答应就长跪不起！”他回
忆说，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程
度不高，在战场，他可以为祖国和人
民去战斗，“哪怕牺牲在朝鲜，也光
荣。”
他被分配到志愿军12军24师侦

察连，担任过班长职务。在朝鲜待
了足足三年，直到抗战胜利。
作为一名侦察兵，需要过硬的

专业知识，极好的身体素质和迅敏
的反应能力。每次出任务，他们总
是3人一个小组，需要排除一切障碍
进入敌军后方，然后活捉敌方俘虏
回营。虽然不是正面战场，但他们
的工作却能给整个正面战场提供最
有价值的情报。
敌人的岗哨至少是2到3名士兵

把手，障碍重重，有360伏电压的钢
丝网、有雷区、响铃区等，稍稍不
慎就会丧命。他的战友、来自四川

的杨大奎就在执行任务时触电身
亡。那一次，他和另外一名战
士活擒了对方的俘虏。回
营后，两人已经十分疲
惫，部队派战士将杨
大奎的遗体抢回。
在朝鲜的数百

个日日夜夜，是他
这辈子最难忘的日
子。朝鲜的冬天
特别冷，大雪常常
没过了膝盖。战士
们就住在挖好的战
壕里随时待命。饿
了就用压缩饼干充
饥，渴了抓起雪来就
吃。长时间不动时，裤
脚都冻住了。
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

下，面对敌人的先进武器和猛烈
攻击，他和战友始终坚信“我们的志
愿军是正义之师，一定能打胜仗。”而
祖国人民的嘱托和期待是给他们最
好的精神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祖国。

1956年，他转业回张家界到供销部
门工作。退休后，他和妻子一直生
活在乡下，自己喂鸡，种菜。日常
起居之余，董武松还不忘锻炼，坚
持练习曾在部队学习的武术套路。

因此，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健
硕，神采奕奕。
“变化太大了，发展太快了。”
已经有十余年没有来过张家界市区
的他，在看到家乡城市新貌后不由
赞叹。欣喜之后，他的笑容突然止
住，严肃起来。“可惜，牺牲的战士
们没有看到这一天。我相信，如果
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也不后悔！”

董武松：
不怕牺牲，跪地请战

本报记者 潘鑫

“战友！我们从朝鲜回来的都是
战友！”
90岁的张宏权，历经滚滚烽烟

后，依旧精神矍铄，见到同是抗美援
朝的老兵时，激动地握住了战友的
手。
他们在这一声“战友”中，翻开

了那段共同的记忆。

1950年，志愿军们唱着《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跨过了鸭绿江，奔赴
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当时，在南方
的小县城大庸县里，20岁的张宏权刚
刚参军。彼时的他，从湖南到湖北地
在剿匪。
“我们当时都知道黄继光是在朝
鲜战场堵抢眼的英雄，都想上战场打
‘美国佬’。”1953年2月，还在湖北
鹤峰剿匪的张宏权，接到了上战
场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连夜
开拔，张宏权记得光是从大
庸县走到长沙坐火车就走
了20多天，再从长沙坐
煤车北上。离家的时
候，家里还有老母亲，
但只要部队一声令下，
就必须上！
对于抗美援朝的记

忆，从踩着浮桥过江开
始。张宏权说“当时遇
到美国轰炸鸭绿江大
桥，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地
拉起了浮桥。当进入朝鲜战
场后，我们的武器装备落后，
经常要从敌人手里抢冲锋枪。”战
场残酷，张宏权并不害怕，他渴望像

黄继光那样英勇杀敌。
那想家吗？张宏权说，家里还有

兄弟，他们会照顾好老妈妈的。
1953年4月，张宏权从朝鲜战场

回国。被调入0144司令部，驻地广
东。在司令部，张宏权成为了一名机
要科通信员，负责送达机密文件，这
是一份机要件比命更重要的工作。
1954年，张宏权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在他心中，能在部队里入党，
是件特别光荣的事。
直到1955年，一直没回家的张

宏权请假回家结婚，看望老母亲后，
便又回到了部队中。从抗美援朝战场
到回国后，张宏权先后获得过部队营
嘉奖、部队团嘉奖，还因曾剿灭土匪
头子而荣立三等功。
一段在朝鲜战场的回忆和一身荣

誉，是张宏权最宝贵的财富，给媳妇
讲、给儿子讲、给小孙儿讲⋯⋯
当问到还想再去鸭绿江看看吗？

张宏权却说不想再去了，因为知道那
里已经建设得很好了。采访结束时，
张宏权向我们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

张宏权：
从剿匪战场到抗美援朝

本报记者向欣

柏胜初老人今年97岁了，他曾
是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一名小战
士。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
沟壑，耳朵已很背，脑子转得不太
快，谈吐也不太顺畅，但是言语间却
依然闪现着少年时的豪情壮志。他说
得最多的是：“党和政府给我的太多
了，我和我的子孙后代都要好好做人
认真做事，不给政府添麻烦，要为国
家做贡献。”
1948年入伍，1951年他随大部

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儿
媳妇刘年英说，公公现在晚上睡觉时
还经常捂着头和耳朵，他说好像都还
能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和炮弹爆炸的声
音。
在朝鲜战场上，身为步兵机枪手

的柏胜初，曾驻守朝鲜马良山阵地，
与美军 1师在老头山交火并取得胜
利，荣立三等功一次、小功一次。他
说：“在老山头，我们干掉了对方一
个副师长，真的很解气！”柏老说很
多细节和时间他都记不起来了，但是
有几件事却一直刻在他的脑海里。
1948年他在山东入伍，因为适应

不了北方的天气，到了冬天，一双脚
板被冻得稀烂，路都走不了，他只能
四肢着地在地上爬。团长看见他那样
子，便说：“干嘛？想当逃兵？”柏胜

初委屈地把一双脚露出来让他看，
团长大惊，火速把他送到卫生
院给他治疗。由于治疗得及
时，他的双脚才得以保
住。每每谈到这个事
情，柏胜初都会说：
“共产党真的好！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
把所有人的困难都
放在心里，如果没
有共产党，我恐怕
都死了好久了。”
柏老的嘴角有

一道很深的疤，那是
他扛着机枪上战场的
时候受的伤。行军的途
中，旁边的车翻了，车
上的东西一股脑砸了下
来，他扛的机枪托直接扫过
他的嘴角，瞬间鲜血直流。接受
救治后，他所在部队的首长还经常过
问他的情况，为此他一直感激在心。
1955年，柏胜初复员回到了老家

永定区新桥镇贵峪村五里峪组，回到
家后才知道最心疼自己的母亲早已过
世，哥哥怕自己在外分心一直没有告
诉他实情。回乡后他勤勤恳恳地务
农，娶妻生子，共养育了3男2女，
现在四世同堂。回想起刚回来时候的

情景，柏老说：“那时候的老大庸最
高的房子只有两层，还是平房，和我
从外面看到的高楼大厦比真的是太落
后了。现在不一样了，高楼到处都
是，小汽车好多人家里都有。我告诉
我的孩子们，想要好的生活就一定要
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我们家不给政
府添任何麻烦。”

柏胜初：
不给政府添麻烦就是最好的报答

本报记者 秦勤

1951年夏季，朝鲜战场上美军为
扭转第一阶段战场作战的颓势，重新
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除了地
面部队的全线出击，又集中其空军力
量向我方发动了以破坏铁路线为主要
目标的大规模“绞杀战”。当时我铁
道兵团机关驻扎在朝鲜北方安州郡凤
栖里，指挥着陆续入朝参战兵团所属
的一、二、三、四师及独立桥梁团与
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兵团对下属
单位的指挥通信主要手段是无线电
报。虽然有线通信依靠既有铁路系统
建立起来，但在敌人狂轰滥炸的破坏
下根本没有办法保障畅通，就连行车
都要靠手旗和哨音引导。
那时20岁的张学志就是朝鲜战场

上的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
张学志，1931年出生于张家界市

永定区青安坪乡，5岁时父母双亡，
成了孤儿，开始尝尽了生活的苦，姑
妈可怜他，就接他一起住，帮助放
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作战，张学志应征入伍，
那时张学志还只19岁，部队安排他在
后方。

据张学志回忆，部队从长
沙坐火车出发，入朝鲜时，
由于美帝空军白天轰炸，
部队深夜漆黑一片过鸭
绿江。伴随着前方的激
烈厮杀，以美帝国主
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
军凭借着空中的绝对
优势，动用了大批的
空军力量展开了大规
模的绞杀战，企图瘫
痪我军后方，炸毁朝
鲜北方铁路线和其他
补给线，摧毁我军后方
兵站，甚至连一般村庄也
不放过，嚣张程度登峰造
极。大批量的炸弹没日没夜
地袭来，既高空投弹轰击，也低
空对我扫射。迫使我军只好昼伏夜
出，利用夜晚黑幕掩护进行运输和活
动。张学志也在美军的多次空袭中，
听力受到了严重损伤。
1954年张学志从朝鲜回国后，继

续在衡阳参军，1956年因病回到张家
界。回乡后张学志在家务农，忠诚老

实，勤劳简朴，无论是经济困难时
期，还是生活小康社会，从不向党组
织和基层政府以功殊荣，摆姿态，讲
困难。

张学志：
枪林弹雨中的通讯兵

本报记者郭文

1950年底，王治美随部队从洞
庭湖开拔入朝，那年他19岁。面对
子弹不长眼的战场，下一秒钟都不知
道自己是不是活着，王治美的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打胜仗，好回家。”
刚过鸭绿江时，朝鲜天气零下

40度，寒冷难耐，他大病了一场。
一个星期后，通信连的易连长把王

治美叫了去，此后他作为通信兵主
要负责保障作战部队的通讯畅通，
用他的话说：“仗打到哪里，线就要
架到哪里。”
王治美回忆说，一次作战中，

敌军的炮火把通讯线缆炸毁了，他
赶忙去接上，好不容易把线接好，
还未返回到营地，通讯又中断了，
他立马冒着危险再次去接线。半路
上，只听到一阵轰炸声，回头
一看，敌军五六架飞机正朝
他的方向俯冲，王治美
立刻趴下隐蔽，“我把
头都埋进土里了，以
为真的完了，后来
动了动才发现自己
还活着。”
一天夜里，
王治美和班长王
学礼为一组，背
着线缆，到几里
外 架 通 讯 线 。
“砰！”不知敌人从
哪里朝他们放了冷
枪，两人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心都快提
到了嗓子眼，班长小声
说“小王，小王，电筒掉
了”，两人赶紧抹黑在地底里
找。找到电筒后，冒着被敌人枪击

的危险，继续前进执行任务。等到
回来时，王治美才发现班长的手被
弹壳划破，手筋都震断了。
采访中，王治美还讲了一件趣

事儿。在平壤，敌军的飞机一边在
上空盘旋，一边用喇叭广播着让志
愿军投降，飞机上还有无数投降宣
传单飘下来，王治美所在的部队在
暗处隐蔽等待时机作战，突然，只
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由于地
形不熟，美国的飞机撞到了一个山
头⋯⋯说到这儿，王治美笑得像个
小孩儿一样。
战场上也有温情的地方。王治

美告诉记者，“朝鲜人民对待中国志
愿军特别好，比亲人更亲。”由于执
行任务时多数要淌过涵洞，王治美
的鞋袜、裤腿时常被水浸湿，每次
回营地歇息时，老百姓都会帮他换
下，放在炕上烘干⋯⋯直到今天，
89岁的王治美最大的愿望是“想回
到朝鲜看看，看看当年的老百姓是
不是还在⋯⋯”
临采访结束时，王治美告诉记

者，早在他参战之前，二哥王治册
就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二哥在
入朝前，从河南寄回一封信报平
安，此后便了无音讯。他说：“哥哥
可能已经死在战场了，但只要我活
着一天，就会盼着他回家。”

王治美：
“仗打到哪，线就架到哪”

本报记者周密

“我们党是伟大的党，国家是伟大
的国家！”回首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
役，段万贤依然情绪高涨、精神昂扬、
言辞铿锵，对党和国家做出抗美援朝
决策的由衷拥护之情表露无遗。
段万贤现年92岁，是桑植县利福

塔镇利福塔居委会一组人。他于1949
年5月入伍，在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
80师 238 团特务连服役。1950 年 10
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选择
入朝作战，先后主要参加了五次战
役，第二次战役时负伤，第五次战役
因战斗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1次。
“明年，就是我入党70周年了！
我是在阵地上入的党！”说起自己的
入党经过，段万贤劲头十足。按照常
规，入党预备期是六个月，由于他平
时的突出表现，将他的预备期放宽至
3个月。随后，因为战役立功，预备
期又减少到一个月。在向记者描述阵
地入党宣誓的那一幕时，段万贤眼里
充满坚定、自豪和神往。
1952年 10月，段万贤随华东部

队回国，并于1956年专业到地方，从
事新中国矿产事业发展。六年之后，
国家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段万
贤再次践行了“听党话”的誓言，选

择回到家乡桑植务农生产。现在，
段万贤家已是四世同堂。据介
绍，他们一家，从段万贤父
亲，到儿子，再到孙子，
四代人从军，其父亲是
贺龙部下的老红军，
其母亲是“女儿队”
队员，可谓“四代革
命家庭”。对此，段
万贤儿子表示，他
们一家人都有“红
色情结”。
一直来，党和政

府对抗战老兵十分关
心关爱，从政策上予
以优待，从生活上予以
关照，这让段万贤内心很
感动、很欣慰。为此，段
万贤始终带着一份感恩之心
在生活，哪怕现在已经 92岁高
龄，他依然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做一些自己能所力及的事，左
邻右舍有什么事，他都乐意帮忙，且
不求回报。
“我们要世世代代都听党话、跟
党走！”作为一名抗美援朝战役的幸
存者，段万贤感到庆幸，同时也为那

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感到难
过。他表示，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将
革命传统教育落地生根在家教家风
中，只要党和祖国需要，子孙后代都
必须积极响应，义无反顾。

段万贤：
“要世世代代跟党走！”

本报记者朱付勇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庹兴亮摄）

编者按：还记得中学课本中魏巍笔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文么？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
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张家界，也有一大批从朝鲜回来的魏巍笔下的最可爱的人。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对段万贤等六名老兵进行了专访，

现推出，让我们永世铭记这些刻骨铭心的故事。

致敬抗美援朝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